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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古话说，女人看头，男
人看脚。这多半是麻衣相
法的一种，即看女人的云
鬓钗饰。在古时，女人的
头饰和男人的冠冕、鞋靴
是有等级规定的。比如做
妻和做妾的，在头饰上就
讲究分寸，妻的发式要在
头顶或脑后梳髻，左右插
钗簪；妾则多梳偏髻，钗簪
也相应地偏插。妻的头饰
要比妾的珍奇贵重，因妻
是夫的管家婆。表面财权
之下，涌动着私情的烦恼。
穿金戴银是一种命，

命好之人出生在金粉世
家。命不好的人眼望富
贵，心生嫉恨。富贵是什
么？是体面，是拥有富足
的欢笑时尽显出来的张
扬。
我的一位收藏银饰品

的朋友，每周没有别的事
情我都会去看他的藏品，
他抱着暖手的银炉坐在家
门前，每一次看见他都希
望他是一位买卖人。

我说你卖吧？
他笑一笑把脸别过
了它处。
那只银炉子吸

引得我看他说话时
牙口上都涂满了银锈。
看过他的藏品后我一

点也不能够接受现代人的
审美了，美是该有趣味的，
由娱乐界引领的赏阅潮流
越来越俗气了，鸽子蛋一
样的钻，价值观念已经渗
透到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使它们由纯物质领域突显
于精神层面，影响着普通
大众的审美趋向，结婚一
定要有钻。假如让她们看
看古人的首饰呢？那是把
欢喜往绝路上推的窒息，
亮白的银，美，真是隆重的
仪典。
唐代金银器明确了等

级地位的象征，明确规定
一品以下的官员不可用金
做食器，六品以下的不可
用银做食器。宋代的经济
状况使银器进入了民间，

元代较短，存世器物也不
多。但明清时金银器的制
作手艺可说是登峰造极。
想想，民间有多少怀揣绝
艺之人，他们与氤氲生香
的日子联系在一起，最终
化在那霓裳羽衣的繁华幻
影中。如同古埃及的金器
与镶嵌首饰、古波斯的彩
釉宫墙，所有达到的辉煌
高度似乎后人永难企及，
即使“经典”也唯有对其折
腰。
当艺术成为艺

术大师们的特权
时，千百年来，无名
的工匠多如繁星，
他们用珍贵或微贱的材料
阐释着对美的理解，生活
只有借助他们之手，艺术
才始终是流动的，并且被
延展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生活是艺术吐纳舒展

的好去处。
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比银特殊，也贵气十足，甚
至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
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甚至
波及日常生活用语的使
用，说承诺称“金口玉言”，
不可改变的原则称“金科
玉律”，时间宝贵称“一刻
千金”，坚不可摧叫“固若
金汤”，称伶俐男孩是“金
童”，出身命好的女孩为
“金枝”，糜烂的生活是“纸
醉金迷”，人由坏向好的转
变称作“浪子回头金不
换”。我们现在社会上有
许多叫“一诺”的女孩，连
缀着的深远是“春宵”一刻
值“千金”。

可我一直迷
恋银，迷恋那份
安静朴素怀春的
样子。
就说唐诗：

“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
风”“小髻簇花钿，腰如细
柳脸如莲”“荷叶罗裙一色
裁，芙蓉向脸两边开”。美
是需要搭配的，招招式式
下瞬间的灵慧照人，谁能
消受得起。我喜欢云一般
走步的女子，银饰叮当，能
感觉她的身体与衣服之间
的那个空隙，那些悬挂出
来的音乐，那份禅意，有幽
寂之下叮当作响的美好。

可这世上还有
比我更爱银的人。
朋友的爱除了引发
我对世事沧桑的感
慨外，还有几许寄

托相思的明月情怀。
说他的藏品。他买下

的第一件银器是在老早前
即将消失的村庄，它戴在
一位张姓老太太的腕上，
那双手粗糙得任由什么牌
子的化妆水都无法挽救。
一对镯子，亮瓦晴天下，他
只眨了一下眼，回过头时
山水于他已经十分逼仄
了。他把钱放在老人的炕
头，那是当年一个满意的
数字，老人脱落下镯子的
瞬间在自己的布衣上擦
擦，她觉得它不够亮。
朋友觉得不能再亮

了，再亮就像专营首饰店
里的白金饰品了。那些年
人们对瓷器的热度一路飙
升，银，黑糟污烂，谁会喜
欢？
我的同学中就有没落

贵族后裔，银元在他们家
是可以用斗来量的，姊妹
六七个，几斗银元全送给

了信用社，换日常柴米油
盐酱醋茶。
老银是不用多看的，

一眼足够。朋友收走了村
庄多少银饰？他屋里有二
十个可放三十五英寸旧电
视机的纸盒子，一件压一
件的银器，用木浆卫生纸
缠绕着的银饰，看一次掉
一些银锈下来，他常常心
疼得要剜我几眼。
爱好一旦爱入骨髓，

一定是有故事的。
银是一缕白月光。这

是挂在他嘴上一句常用的
话。
生命每个阶段的认识

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最后
决定。入骨般地喜欢银，
喜欢到极致的人都有一颗
脆弱得经不起弹拨的心。
爱好总会惊动仰慕风

雅的人来，他不卖。
我说，对，守着爱好就

是爱。
那些银饰，一堆乱七

八糟的家什，浓烈的锈味
从屋子里挤出来，看过的
人大多说好，能审阅的人
少，大多数人总归是显得
迷茫和温吞，他却是爱得
拔不出来。看银的次数多
了，有时候整个环境迫使
我也有陷进去的可能，我
只说是可能，老的银饰早
已成为藏家心尖尖上的
疼，从不舍得分我半杯羹。
我常常会戴着他的银

镯子招摇几天，戴银的那
几天里我便有几许柔美几
许清丽显出来，尽量地让
那些看见我的人知道我有
见山显水的性情。
银揪住了我的心，拿

最旧的首饰打动已经新了
的社会，因了银是呼应月
光的物件儿。

葛水平

银是一缕月光白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始终有这样一个画面：湖荡密

密的芦苇间，抑或是湖面上，野鸡野鸭成了群，结了队，
它们一个接着一个，扑棱着双翅，伸直了双腿，纷纷从
空中落下，划水而翔，在湖面上留下长长的浪痕，样子
潇洒极了。
家乡多湖荡，野生鸟雀多借此繁衍生息。野鸡野

鸭在家乡湖荡里也是极常见的。野鸡野鸭多，打野鸡
野鸭的也多。湖荡地带，打野鸡野鸭的常来，不论白
天，或是夜晚。先“嗷嗷”地吆喝几声，等野鸡野鸭飞起
来时，才放枪。“砰——”“砰砰——”枪声
响起，便会有野禽遭殃矣。
打野鸡野鸭的，最精贵、最看重的，

不是枪，不是船，不是猎犬，而是“媒鸭”。
这“媒鸭”是野生的，特灵。主人放

出后，它便满湖荡地飞，寻到鸭群之后，
便落下，暗中牵引鸭群向主人火力范围
靠，或是“哑哑”叫唤几声，给主人报信。
主人枪一响，刚刚飞起的“媒鸭”，须迅疾
掉下，假死。否则，枪弹是不长眼睛的。
这便是“媒鸭”的绝活了。自然，也有打
野鸡野鸭的误击了“媒鸭”，那就怪可惜
啦。将一只羽毛未丰的野鸭，调驯成一只上好的“媒
鸭”，花上三四年工夫，亦不一定满意。
打下的野鸡野鸭，便用羽毛串了鼻孔，拎到集市上

卖。所谓物以稀为贵，这野鸡野鸭还真能卖出个好价
钱的，比家鸡家鸭贵多矣。
野鸡野鸭皆为人间美味，做成菜品，其“格”远高于

家养的鸡鸭。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记有“野鸡五
法”，野鸭二法。其“野鸡五法”内容如下：“野鸡披胸
肉，清酱郁过，以网油包放铁奁上烧之。作方片可，作
卷子亦可。此一法也。切片加作料炒，一法也。取胸
肉作丁，一法也。当家鸡整煨，一法也。先用油灼，拆
丝，加酒、秋油、醋，同芹菜冷拌，一法也。生片其肉，入
火锅中，登时便吃，亦一法也。其弊在肉嫩则味不入，
味入则肉又老。”
其对野鸭制作记有二法。一法为已经失传的“苏

州包道台家”的制法，“野鸭切厚片，秋
油郁过，用两片雪梨夹住炮炒之。”这里
“秋油”实指酱油，“秋油郁过”，就是用
酱油腌泡一下。“炮炒”与“爆炒”义同。
袁才子随后交代说，此法“今失传矣”，

他建议：“用蒸家鸭法蒸之，亦可。”
现将其所说“蒸家鸭法”抄录如下：“生肥鸭去骨，

内用糯米一酒杯，火腿丁、大头菜丁、香蕈、笋丁、秋油、
酒、小磨麻油、葱花，俱灌鸭肚内，外用鸡汤，放盘中，隔
水蒸透。此真定魏太守家法也。”
另有“野鸭团”制作法：“细斩野鸭胸前肉，加猪油

微纤，调揉成团，入鸡汤滚之。或用本鸭汤，亦佳。太
兴孔亲家制之甚精。”
这两则野鸭制作之法，均强调用鸡汤。窃以为，不

那么纯粹矣。若能用鸭汤，为何不用呢？连袁才子在
后一制法中，自己都说了：“或用本鸭汤，亦佳。”可见，
鸭汤可用，且效果很好。否则，鸭肉滚在鸡汤里，虽无
大碍，终究口感上会发生变化。还是用“本鸭汤”为佳。
民间烹饪这类野味，几乎都是配水咸菜红烧。当

然，水咸菜最好选雪里蕻。这野鸡或野鸭烧雪里蕻，由
于雪里蕻的加盟，烹制出的野鸡，或是野鸭，不仅肉香，
且味鲜。那雪里蕻虽为配料，更占全了香、鲜、脆、嫩四
字，多为食客们青睐。自然，野鸭与野鸡比，做出的菜，
肉更精，味更香，品更高。集市上，野鸭价更贵。
如今，再难有野鸡或野鸭烧雪里蕻端上餐桌矣。

倒不完全如汪曾祺先生所言：“现在我们那里的野鸭子
很少了。前几年我回乡一次，偶有，卖得很贵。据说是
因为县里对各乡水利作了全面综合治理，过去的水荡
子、荒滩少了，野鸭子无处栖息。而且，野鸭子过去是
吃收割后遗撒在田里的谷粒的，现在收割得很干净，颗
粒归仓，野鸭子没有什么可吃的，不来了。”
我所了解到的，较汪老讲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情况，又有了变化。在“生态”一词被地方党委、政府摆
上案头之后，多数的野生鸟雀有了“保护伞”。现在家
乡一带，只要是湿地保护好的地方，野鸡野鸭均日见增
加，且有蓬勃发展之势，只是从湿地保护，到野生动、植
物保护，再美的野味，也不能享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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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锐是儿童文学创作的劳
动模范。在他还在当水手的时
候我就认识他。我一直关注他
的童话创作。当时，他在上海
的年轻童话作家中是出色的。
我三十五年前在日本学术杂志上发
表的《中国童话四十年》介绍了他。
多年之后，他开始创作京剧儿童小
说，同时画京剧人物画，起初我以为
他是一时玩玩而已，想不到，他一头
钻了进去，一写就写了十多本京剧
儿童小说，成了海派儿童文学的一
道风景线。去年书展，我参
加了他的京剧儿童小说研讨
会。最近，我又收到一套四
卷本的《当京剧遇见三国》，
眼前一亮，我为他的新作欣
喜。我觉得这套绘本比京剧儿童小
说更受小读者欢迎。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中国戏曲是一种变形艺

术，符合孩子的审美心理。我在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戏剧》曾发
表过一篇理论文章《我看中国戏曲
与意识流小说》，那时正是意识流小
说热。我在文章中论证了
这两者之间意识流动的同
异表现手段。阐述了中国
戏曲的意识流动塑造人物
的特殊表现力，远在意识
流小说之上。中国戏曲依
靠人物唱念做打的意识外
射流动构建的变形艺术，
其夸张、荒诞、象征、隐喻
的境界是心理意识流小说
无法达到的。而且戏曲舞
台的布幕、道具、人物行动

等等，已远非原来现实生活的具象，
具有表意与象征。譬如说，挥水旗
表示海浪，举布城表示进城，以旗当
车，以帐代轿，八个龙套代表十万大
军，等等。这种变形已到了无以复
加的地步，所有的变形都被纳入艺
术程式中，单单京剧脸谱就有十四

种之多，每个脸谱都有固定
性格和品行含义，脸谱人物
是典型的变形模式化，当然
不是现实生活，至于京剧角
色生、旦、净、丑四大行当也

在变形中固化。京剧的变形艺术与
儿童的审美心态、审美情绪、审美趣
味是那么高度吻合，因而更易为孩
子接受。
其二，作者对自己的绘本画法

又作了一次戏曲人物与环境的更大
变形，使绘本的变形达到了更有趣、
更滑稽、更好玩、更幽默、更富活力

与生命动感。
作者完全不按常规的绘

画技巧来呈现形象，而是按自
己的想象、幻觉来勾画绘本中
的人物形象。使人物非常规

化、非固式化，突出其鲜明的特点，
这就是周锐式的儿童戏剧画。
其三，京剧走进民间的四种表

演形式呈现，对于孩子来说，不同场
景、不同风情的京剧知识传播有着
新鲜的吸引力，他们知道了什么是
水路戏班、什么是乡村戏台戏，什么
是托偶戏，什么是戏园子戏。通过
绘本画，让孩子有身临其境之感，在
陌生感中得到认知的满足。
其四，选取的三国中四场折子

戏都有其特别内涵，《群英会》是斗
智斗勇；《千里走单骑》是关羽的忠
义威武；《三顾茅庐》是求贤若渴；
《空城计》是智谋心机。不同的角
度，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场景，不同
的启示。给孩子以立体的艺术欣赏
和审美愉悦。
所以我说，这四本绘本一定会

受孩子欢迎。

张锦江

京剧绘本与孩子

在巴老身边工作那段时间，随巴老
到浦东参观那次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1990年3月，开发、开放浦东被提
升为国家级战略高度。从那时起，友人
看望巴老谈及浦东的话题就多了起来，
有的还鼓动他去看看。连杭州的黄源
也与他介绍起浦东的观感来了。巴老
知道我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幽了我一
默：“你现在最时髦了。”
巴老在上海居住七十余年，何尝不

想看看这座城市的新变化，他在东亚运
动会期间，有一天晚上，坐车到淮海路
和外滩观灯看景。过后，他对来访的贺
绿汀说道，几年不出门，有些地方认不
得了。
到了1994年初，巴老终于有了一次

参观浦东开发、开放进程的机会。那

次，巴老在小林陪伴下与我们一起坐上
面包车经南浦大桥沿着世纪大道来到
浦东新区展示厅，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
副主任胡炜向巴老介绍道：孙中山先生
在1918年提出开发浦东的设想，后因战
乱化为泡影。当胡炜
说到这片热土有5000

多个工地在施工，他
因知道巴老重视教
育，便特意向巴老介
绍与世界接轨的大学校园和文化场馆
等工程建设……
接着，我们又来到金桥出口加工

区，只见夏普、日立、贝尔、西门子等品
牌企业一家连着一家。生产国产大飞
机的工厂也名列其中。当我们途经罗
山、金桥立交桥时，我见巴老专注地望

着窗外。不一会，我们来到杨浦大桥，
只见彩旗招展。大伙儿下车“打卡”。
此时，巴老坐着轮椅在桥上想起七十多
年前到浦东时的情景。他说，1923年从
成都到上海不久，从浦西坐“小舢板”摆

渡到浦东，上岸后，到
六里桥的浦东中学看
望朋友。一路见简陋
的老屋散落在田间地
头，偶尔传来几声鸡

鸣狗吠，很是荒凉。
随后，我们来到正在建造的“东方

明珠”电视塔。这座塔名取自唐代诗人
白居易《琵琶行》中“大珠小珠落玉盘”
的意境。我抬头仰望，唯有离地面112

米的大球悬挂在空中，还有两球尚在建
造中。那天风大，我们没上去参观。护

理员小吴把前轮翘起，好让巴老看得清
楚些……

1996年元旦，巴老对来访的时任市
长徐匡迪说起他那次浦东之行。徐市
长听后说，上海这几年的变化和市民支
持是分不开的，为改造城市建设，有近
50万市民搬迁，这在其他国家根本办不
到，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巴老听后
说：“希望市长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
上。”徐市长说，我们正在想办法，采取
措施，为便利市民创造条件。巴老笑着
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

陆正伟

随巴老浦东行

悠然平水起横波，
囊挂秋声含笑过。
魂系古今连雪岭，
色凭深浅界黄河。
中原景象十分好，
故国情怀一样多。
天上奔来沧海去，
世间风雨伴狂歌。

高 昌

桃花峪桥远眺
黄河中下游分界线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中国画） 李知弥

责编：沈琦华

爷爷丰子恺与
巴金的交往，请看
明日本栏。


